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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美学之本真生存意识及其自由精神
＊

李天道，唐君红
（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，四川 成都６１００６６）

摘　要：中国美学认为，“人”应该 回 复 原 初 纯 真 心 性，以 保 持 自 然 本 真 的 生 存 态。超 越 人 的 世 俗 欲 念 与 是 非 观

念，澄明“人”的本心本性，以本真自然之性与“物”性 冥 合，“以 物 观 物”，从 而 达 成 本 真 自 然 的 生 存 域。体 现 在 审

美活动中，就是以“虚静”之心观物，得“物”之自然本性，以达到“朝彻”、“至诚”的境域。在中国美学看来，“人”与

天地并立为三，天人相通，能尽“人”之心，“便与 天 同”。这 样，遂 使 中 国 美 学 所 主 张 的 本 真 生 存 活 动 呈 现 出 一 种

顺应自然的自由精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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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中国美学始终一贯地在探索如何达成 一 种 和

熙圆美的人生生存态，以实现自由的审美精神。通

过去蔽，超越外物的局限、束缚，以实现“人”本心本

性的澄明，达到“朝彻”、“至诚”的境域，这 样，就 能

充分发掘人的深层自我意识，从而激发出探索自我

与世界的热情，以及珍惜人生的强烈愿望。在中国

美学看来，“人”与 天 地 并 立 为 三，天 人 相 通，能 尽

“人”之心，“便与天同”。所谓“尽人之性”，又“尽物

之性”，“合内外之道”，则能“赞天地之化育，则可以

与天地参矣”［１］。只有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，使“天

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”［２］，才能使人成为自在

自然、任心由性、自我自觉的人，而进入自由的构成

态势。这种人生的自由构成态势真 实 澄 明 地 呈 现

出来，以表征为直观感悟和情感体 验 时，实 质 上 也

就是一种审美境域，一种 艺 术 的 审 美 极 境。因 此，
中国美学 认 为，审 美 活 动 是 一 种 境 域 本 真 缘 在 达

成，这种本真生存活动是审美者通 过 心 游 目 想，触

目道成，即境 缘 在，通 过“返 身”、“归 朴”，“尽 心”、
“尽性”以“还原”到本真纯粹之生命原初，从而从中

体验自我，实现自我。正因 为 如 此，从 而 致 使 中 国

美学所标举之本真生存活动呈现出一种顺应自然、

本其所本的自由精神。

一

中国美学所努力追求的审美境域是本真生存，

这种本真生存域自在自然、自尔自 生，其 显 要 表 征

是“人”，即审美者心灵的自由与高蹈。在中国美学

看来，“人”既是自然的人，同时还具有一种 人 文 情

怀。这种人文情怀突出地体现在“人”对自 身 的 重

视，以及“人”对他人、对自然生命 的 尊 重 之 中。中

国美学主张以“人”为贵，注重人与自然、社 会 和 心

灵等诸关系的调节，尊重人的生命，维护人的尊严，

渴求“仁以待人”，“与物为春”。所谓“仁者浑然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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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同体”［３］，“大 人 者，以 天 地 万 物 为 一 体 者 也”［４］。
“仁”的构成境域就是“人”，即“此在”的一种“本真”
生存态势或生命状态。“仁”的人生境域与“本真”
审美域的构成就是一种生命的呈现态势和 心 灵 的

升华［５］。审美域 的 构 成 是 自 然 而 然，本 真 缘 在 的，

是以天合天，以 道 合 道，是 天 与 天 合，人 道 与 天 道

合。生命自然地“本在”于我。得之由己，从自己得

之。回复“虚明静一”的原初心性，“人”就能够“直

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”［６］。“人”自信、自立、自我完

善，由此，天 自 信 天，地 自 信 地，吾 自 信 吾，自 动 自

静，自阖自辟，自舒自卷。
“人”之自性，即原初心性，或谓本真存在性，也

是“人”的原初生命域，为“人”的一种诗意的纯真存

在态势。只有进入这种本真存在态，在本真缘在审

美活动中，才可能达成“与道合一”的审美域。按照

道家美学“道”论的观点，作为宇宙间万有大千原初

生命域的“道”，原本无 形、无 名、无 状、无 声、无 色、
无相。“人”之本性也原 本 清 静、虚 明、空 灵、澄 澈。

所谓“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”［７］。因此，审美活动中，

审美者只有“复归于无极”、“复归于朴”、“反本”“复

性”、“尽心”“尽性”、“复 归 于 婴 儿”，复 归 生 命 原 初

之“静”态、与“虚静恬淡，寂寞无为”的“万物之本”

保持一致，从而才能无为无不为，无相无不相，无知

无不知，无名无不名。“道”本身无 相，但 能 成 就 一

切相；本身无名，但能成就 一 切 名；本 身 无 知，但 能

成就无所不 知；本 身 无 为，但 能 无 所 不 为，生 育 天

地，运行日月，长养万物。所以，“道”的另一面是有

来有去，有名有相，有动有静。春天百花开，秋天黄

叶落，寒暑迁流，四时交替，生灭无常，循环不息，都
由于“道”的存在。“人”自性具足，心反其 初，返 归

本初之性，保持与“道”性顺应的恬淡无为、因 循 自

然的诗意生存态势，自然而然，清净无染，人与天地

万物融为一体，从而才能自在自由，以 达 成 本 真 本

真缘在审美域。
中国美学认为，天 人 是 同 类 同 构 的，同 一 生 成

于纯粹原 初 域“道”。“人”生 存 方 式 则 应 遵 循“天

地”的自然态势，与“道”合一。作为生命的原初域，
“道”性自然，其生天生地的存在态也自然而然。是

“在方法方，在圆而法圆，于自然无所违也”。如此，
“人道”当然应当像“天道”一样，自然本然，无为无

造，如其所然，方其所方，圆其所圆，随方就圆，生养

万物而顺其性，交于“道”、同于“道”、合于“道”、融

于“道”，以达成天人一体的审美域。并且，“人”生

于自然，与自然万物一体相交，万有大千与“人”一

样，同样具有性灵和生命。在审美活动中审美者则

必须超越现成“世界”的束缚，使人心与天 心 相 通，
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，以进入与万物一体的境域，以
获得精神的自由。

为自然万物生成的原初域，“道”一方面包孕着

一切，无状 无 相、惚 恍 模 糊，另 一 方 面 惚 恍 之 中 却

“有象”、“有物”、“有精”，内蕴着构成天地万物的基

因。这种基因为“阴”为“阳”。“道”之所以衍生万

物，因为其本身含蕴阴阳，由 一 阴 一 阳 所 构 成。阴

阳合和则生万物，在冲和之气中阴 阳 相 依 相 成，相

互作用，宇宙间的万物大千亦由此 而 氤 氲 化 合、相

激相荡，生化构成。阴阳间的相交互动为生命活力

的源泉，致使“道”具有永恒不息的动力。

同时，“道”性 自 然、无 为。所 谓 天 道 自 然。在

本真缘在审美活动中，要达成“以天合天”、“触目道

成”、“与道合一”之审美域，必须“致虚”、“守静”，无
虑无思，由事返道、由动返静、由外返内、由邪返正，
去昏就明，灭情复性，由“虚静”的自由境域中，真心

自然，任性纵情，无为自在，而“守道”、“得道”、“达

道”、“合道”、进而体悟到宇宙生命的精深 旨 意，并

进入“天人合德”、“万 物 一 体”、“分 全 不 二”、“天 人

一体”、“视 天 下 之 人，无 内 外 远 近”［４］的 审 美 自 由

域。故而，在中国美学所推崇的本真缘在审美活动

中往 往 呈 现 出 一 种 顺 应 自 然、因 任 自 然 的 自 由

精神。
在审美域本真缘在活动中，中国美学推崇随意

任心、顺其自然的审美意识。中国美学认为，“天人

一体”本真缘在审美域的达成来自于自由 洒 脱、任

心自然、随意自在。所谓“以天合天”、“以物观物”，
即自然而然、任其自然，其美学意义 表 征 着 忘 物 忘

我，即既超越现实世界，又 超 越 自 我 种 种 欲 望。实

质上则意味着对超尘绝俗、一往不复的自由意志与

独立精神的注 重。在 此 意 义 上，淡 泊、恬 淡、自 然、

随意任心、顺其自然则成为中国美学诗意化生存意

识的内在逻辑。这种自得任心、顺其自然并非认识

论意义上的，而是一种诉诸于一己心灵体验的随意

任性、顺其自然，可以称之为存在论 美 学 的 然 其 所

然，是其所是。
受老庄“自然”审美意识的影响，中国美学崇尚

本真自然，推崇诗意化生存方式，主张万物“自生”、
“自有”，认 为“自 然”乃 是 宇 宙 生 命 的 本 来“化 生

态”，因此，审美活动应该回复生命 的 本 然 态，随 任

自然。在中国美学看来，宇 宙 天 地 间，自 然 万 物 化

生化合、生生不息，化化不止，其生存态势都为一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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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自化”、“自造”、是自其所自，生其所生，“而无所待

焉”。基于此，在“人”的生存方式上，中国美学倡导

一种独立傲世、恬淡自然、我行我素、任心随意的诗

意化存在和自由精神。其“自然”审美意识 的 内 核

就是顺 其 自 然，“自 得 任 心”、其 表 征 则 是 本 真、本

然、随性、任心、“逍遥”。即 不 被 世 俗 杂 念 所 干 扰，
摆脱欲望的牵绊，澄明去蔽，超凡脱俗，回复“人”原

初本真纯粹之心性。在中国美学看来，自然、本然、
自在、洒脱的人生，就是一种诗性的、审美化的生存

域。在此生成域，“人”的“胸襟”坦荡，有如 一 朵 盛

开的花，以倾情地领悟宇宙和人生 的 生 命 真 谛，并

进而以达成天人一体的审美域。
从某种意义上看，中国美学所推崇的本真缘在

审美活动 可 以 说 是 一 种 另 类 自 由 精 神 的 呈 现、随

心、顺意、适情，暢 神，一 种 本 真、自 然、本 然 的 诗 意

化生存方式。凭借这份自 在、自 化、自 造 的 本 真 以

逍遥浮世，与道俱成，是其 所 是，然 其 所 然，自 其 所

自，本其所本，洒脱本真，与造物同体，与天地并生。

当然，中国美学所推崇的这种自由 精 神 的 呈 现，需

要生命的投入。洒脱、本真、任 性 的 另 一 面 是 崇 尚

自由，品行高尚，傲视世俗、独立高洁，自得任心、顺
其自然人格魅力，恪守“自然”、“逍遥”的自由审美

精神。

任性随意，顺其本然的自由精神是发自人自然

本性的，所以又称之为一种“至真性情”的随顺与因

顺。“至真性情”又称之为“至情”、“至性”，就是一

种本真心性的一种自然呈现。正因为此，中国美学

才主张事称其能，各当其 分，逍 遥 自 得。只 有 逍 遥

适性，从而才能从中获得一种审美的愉悦。在中国

美学看来，物各异其性，性 各 异 其 情，因 此，逍 遥 自

由也各有所适。大鹏抟风 九 万，小 鸟 决 起 榆 枋，虽

然远近相差很大，但在“适性”与“逍遥”方面来说是

一样的，各自都能尽己之能，以从中取得自由。“物

性有分”，“物各有性”，物性尽管不同，然而 各 有 素

分，循而直往，因而任之，则都会从中获得适性逍遥

的审美 体 验。所 谓“性”，即 本 然 之 性，生 来 如 此。

生来如此之性，又称为“真性”。发 自 内 心 之 性，就

是“真性”。
任性而逍遥又往往体现出一种超世而绝群，遗

俗而独往的自由审美心态。所谓“遗俗”、“独 往”，

其审美态势就是随心任情、自在逍遥，与造化为友，
悠然自然，“人”之本真心性与万物大千“自然静寂”
之生存态 相 冥 合，真 性 流 露，“人 心”合 于“道 心”，
“因循物性”，“人 道”与“天 道”相 合，与“道”同 体，

“与道俱成”，“与造物同体”，自得自是，自 我 肯 定，
自我满足，尽己之天分，“各以得性 为 至，自 尽 为 极

也”［２］，“与道周始”，“返 乎 大 道 之 所 存”［２］，返 璞 归

真，达成无为而无不为之域，“超脱自在”，以顿悟生

命真谛，进而从中体验生命，感悟生命，以获得宇宙

间的生命真谛。坚守自身内在生命本质的纯粹，保
持对无限心灵自由的内在诉求，体现出道家对个体

生命自由审美域的向往。

二

基于此，中国传 统 美 学 认 为 自 其 所 自、然 其 所

然、本其所本、生其所生审美境域缘 在 创 构 方 式 主

要就是“以天合天”、“即 景 成 咏”、“触 目 道 成”、“寓

目辄书”。在这种审美活动中，自然 万 物 理 所 当 然

地与作为审美者的人相亲相近、相吐相纳。在中国

艺术家的心灵空间里，自然万物在其自性范围内是

有为、有待、有形、自 生、自 治、自 得 的，而 在 本 真 生

存方面又呈 现 为 至 虚 至 静，无 为 无 形，因 此，王 充

说：“万物自生，皆 禀 元 气。”［８］又 说：“天 地 合 气，万

物自生，犹夫妇合气，子自生矣。”［８］对此，向秀也认

为：“吾之生也，非物之所生，则生自生耳，生生者岂

有物哉？故不生 也。吾 之 化 也，非 物 之 所 化，则 化

自化耳，化化者 岂 有 物 哉？无 物 也，故 不 化 焉。若

使生物者亦生，化物者亦化，则与物俱化，亦奚异于

物？明夫不生不化者，然后能为生化之本也。”［９］这

里就提出“生自生耳”，“化自化耳”，“不生不化者，

然后能为生化之本”等命题。现成“世界”上的万事

万物都是 独 立 的 个 体，“生 自 生”、“化 自 化”，“自

生”、“自化”，天地万物生化的依据都在于 自 己，都

自然而然的那样存在着和变化着，“自然无心”，“与

群俯仰”，随波逐流。万物自生自化自有自为，并不

依赖于它物。现成世界，万事万物，各种各样，千差

万别，每一个体都与其之外的存在 体 相 互 关 联、相

互依存。物物间相互联系，而这种联系的实质是有

赖于个体自身的存有。万物存有的 根 据 在 其 自 身

中，其自身乃圆满自足，“自在自生”。

所谓“自生”，在魏晋时期，应该是 针 对 以“无”

为本的观点提出的。其时，王弼主张 以“无”为 本，

认为天地万物生于“无”。而郭象则认为天 地 万 物

的生化既在己，也不在它物，只有不生不化者，才是

生化之本。“不生不化”实际上也就是“自生自化”。
“无”不能产生万事万物，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自

生自化的，自己产生自己的，没有一 个 使 生 者 存 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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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东西。宇宙间万物自然的化生化合，也是其自身

的化生化合，没有如何东西决定着万物自然的生生

化化。如果说，使万物生成、变化的东西真的存在，
那么，它既然要生物、化物，也 就 同 一 般 事 物 一 样，
没有什么区别，而不能成为万物生成、化合的依据。
万物赖以生成变化的依据应该“不生不化”。这 之

后，郭象继承向秀的“始生者，自生也”的观点，进一

步提出“独 化”说。他 指 出：“无 既 无 矣，则 不 能 生

有，……然则生生者谁哉？块然自生耳。”［２］。他认

为，所谓 的“无”，就 是 什 么 也 没 有，既 然 如 此，那

“无”当然 也 就 不 能 生 成“有”，因 此，应 该 说，只 有

“有”自身生成自己。郭象既反对“无”能生“有”，同
时，也不同意“有”变为“无”的观点。在他 看 来，不

但“无不得化而为有”，“有亦不得化而为无”。“是

以夫有之为物，虽千变万 化，而 不 得 一 为 无 也。不

得一为无，故自古无 未 有 之 时 而 常 存 也”［２］。这 就

是说，“有”是永存的，既不是由“无”而生，又不变为

“无”。“有”虽然千变万化，它始终仍然是“有”。至

于现成“世界”的生成，郭象认为是由“独化”而来，
为“自生”。“自得”与“自尔”。在他看来，宇宙间万

事万物就是在“玄冥之境”［２］内而“自生”、“自得”与

“自尔”的。而这个“玄冥之境”是“所以名无而非无

也”，即其乃是“有”与“无”一体的境域，换言之，也

就是说，“玄冥之境”是指万物的“自生自化”。
所谓“玄冥”，最初见于《庄子·大宗师》所谓的

“于讴闻之玄冥，玄冥闻之参寥”。显然，“玄 冥”原

本是远古时期“神”的称谓。《左传·昭公十八年》
云：“禳火于玄 冥、回 禄。”杜 预 注 云：“玄 冥，水 神。”
后来引入到哲学领域，所谓“玄冥”，则意指 一 种 混

沌的精神域，这种精神域呈现出一 种 深 远 幽 寂、幽

暗玄奥，不分古今的状态。郭象特别喜欢“玄冥”这

一语义符号。他认为，“玄冥”乃“名 无 而 非 无”［２］。

意思就是说，“玄冥”意指一种“无”的状态，但又非

指绝对的“无”，实际上应该的“有”与“无”的合一，
既形上又形下，既虚又实。基于此，他进一步指出，
“玄冥之境”是万物自生自化的所在，乃万物“独化”
之场，万物皆于此“自造”、“自化”；作为一种心物融

通之所，“玄冥之境”又表现为“内放其身而外冥于

物，与众玄同”，不分彼此，不分“有”“无”，圆融和熙

之域。可见，所谓“玄冥之境”就是“物各自造”、“自

生”、“自化”的生成原初域。郭象强调“个体”的自

由自在。他所提出的“独化于玄冥之境”的 万 物 生

成之道，是当下的、个体的、卓 尔 不 群 的，又 是 超 越

的、生生不息的。郭 象 说：“卓 者，独 化 之 谓 也。夫

相因之功，莫若独化之至也。故人之所因者，天也；
天之所生者，独 化 也。”［２］又 说：“天 人 之 所 为 者，皆

自然也。”［２］因此，本真生 存 审 美 活 动 中“内 放 其 身

而外冥于物，与众玄同”，随之任之，则“无不至者”。
作为个体，宇宙间大千事物的化生化合是“自 然”、
“自生”、“自 化”、“自 为”的。因 此，郭 象 特 别 推 崇

“卓尔特立”的个体性、自在性和 自 生 性。显 然，就

美学意义看，他的这些思想突出地体现出一种审美

自由精神。王夫之在《庄子解》中曾经指出：“寓 形

于两间，游而已 矣。无 小 无 大，无 不 自 得 而 正。其

行也无所图，其反也无所息，无待也。无待者，不待

物以立己，不待事以立功，不 待 实 以 立 名。小 大 一

致，休于天均，则 无 不 逍 遥 也。逍 者，向 于 消 也，过

而忘也。遥者，引 而 远 也，不 局 于 心 知 之 灵 也。故

物论可齐，生 主 可 养，形 可 忘 而 德 充，世 可 入 而 害

远，帝王可应而天下治，皆吻合于大宗以忘生死；无
不可 游 也，无 非 游 也。”［１０］应 该 说，这 里 所 谓 的

“游”、“自得而正”、“不待物以立己，不待事以立功，
不待实以立名”等等，强调的都是个体精神 欲 超 脱

个体拘限以求与更为本真的“自然”生命合一的观

点。这种观点与老子的“大曰逝，逝 曰 远，远 曰 反”
中的“反”，庄子“独与天地精神往来”的“往来”，在

义涵上是相通的。这种思想消解了“社会性”，即现

成“世界”对人个体自然本真的遮蔽，所以要“反”，
即返回到生命的“本真”自然状态；接着，再 从 个 人

的生命存在出发，达到与本真生命 的 沟 通 和 合 一。
由于遮蔽与揭蔽、去蔽的不息性，这种“游”就 成 了

永无穷尽的循环往复流 程。因 此，郭 象 强 调 指 出：
“如斯以往，则何往而有穷哉！”应该说，这种无穷无

尽 而 这 也 正 是 中 国 美 学 审 美 自 由 精 神 的 精 髓 之

所在。
这种“游”既 是 不 离 此 在 而 又 超 越 此 在，是 以

“忘”为特点，经由“心斋”、“坐忘”心态，消解理性，
解脱尘世欲念的羁绊，“祛累”、“存诚”、超越个体生

命的有限，达到一种与本真生命合 一 的 超 越 境 界，
是之谓“游心”。郭象认为，“万物必以自然为正，自
然者，不为而自然者 也。”［２］他 强 调 指 出，“自 然”就

是万物的本然状态，也是人的本然心性。万物都有

本性，顺其本性，就是“顺其自然”；万物都在化生化

合，化化不已，一切事物顺着这种变化而变化，就是

“游变化之涂”。只要“与物冥”、“顺物性”，万物都

可逍遥，所以，就“顺性”这一点来说，“有待”和“无

待”并无本质差别。由于彻底消除了物我、“有 待”
和“无待”、真俗、圣凡、高低、优劣等等的对立，所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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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只有万物独化自适的过程体认，体 现 了 对 社 会

性遮蔽自然生命的揭蔽，和不断向本真生命趋近的

超越性。
宇宙万物均处在生生不息的变化过程中，宇宙

万物正是在不断的变化中才得以永恒地存 在 而 不

生不灭的。现成“世界”上的万事万物尽管 各 有 其

性，本性上是“独”的，但却都是有生命的、鲜活的存

在体，于宇宙天地间化生 化 合、生 生 不 息。万 物 皆

“忽然而自尔”，“独生而无所资借”，“万物虽聚而共

成乎天，而皆历然莫不独见矣”。“有”“无”相互对

立，万物“自造”、“自生”、“自得”、“自尔”。“物皆自

然”，“物各 自 造，而 无 所 待 焉”；同 时，“自 生”、“独

化”也会呈现出“有”，具有物之形，而千变 万 化，且

生生不息。在此意义域看，万 物 自 生 自 有、自 足 于

己而无待于外，都依凭自身的本性而自造独化。同

时，万物的自为之中又会自然而然地生成一种相依

相为的效用，从而形成一种“相与与无相与，相为与

无相为”的关系，以致使万物自然一体相融，由独化

而进入玄冥之境。应该说，所 谓 玄 冥 之 境，也 就 是

天人一体、圆融和熙的审 美 境 域。所 以 说，在 中 国

美学看来，要把握住“有”与“无”既各各一体，又相

依相合，就必须打破、打断主客二分的思维构架，齐
物我、泯是非、一天人、贯古今，以复归“本 真”之 生

命域。
造物 无 物，物 各 自 造；生 生 者 块 然 而 自 生，同

时，万物又相交相依于无心之中，相互化生、相互转

化没有互相化生、相互转化之中。“相与”与“无 相

与”一体、“相为”与“无相为”同一。“有”就是“无”，
“无”就 是“有”。“天”为“万 物 之 总 名”，换 言 之，
“天”就是万物，万物之外无所谓“天”。由此，“天”
即“人”，“人”也就是“天”，天人一体。可以说，正是

中国人在这种天人合一意识下形成的对自 然 万 物

的相依感和认同感，铸就了本真缘在审美活动能够

“合道”、“体道”，以直接体验宇宙天地间自由生命

的律动。“以 天 合 天”是 心 与 象 通，人 道 与 天 道 融

通，“人”之生命与宇宙自然生命的贯通。其境域构

成的审美心态则为任心随性、遗世 独 立、游 心 于 万

物之初、逍遥于无为之业，自由自在，于无心耦合中

陶铸万物、化育天下。这也 就 是 所 谓 以 无 心 应 玄，
唯感之从，与物同波者，以独高为至。自得此为，率
性而动，各同其性，而天机 玄 发，自 足 无 待，各 任 其

自为，参赞天地、陶铸万物、雕琢人性、化育万民，因
任万物之自性。有为、无为 浑 然 一 体，不 知 何 谓 有

为，何谓无为。无为与有为、出世与入世、游外与冥

内、无心与顺有、遗物与随 物、离 人 与 因 人、坐 忘 与

体化、自得与应务，浑然一体而区分不出彼此，游外

以弘内，无心以顺有，仰观 俯 察，万 机 随 缘，淡 然 自

若，自得自在，自为自化，无 为 而 相 因，因 顺 万 物 的

自性，因自然之性任万物之自为，注重个体的个性、

独立性和自主性，由个体根据自身的情况自由地选

择，而不能要求信奉和遵循。“因顺万物的自性”是

就“心”而言，它是指一种超越内外、超越天人、超越

有无的纯粹观照之“心”；是内外一体、天人一体、有
无一体的大宇宙、大生命。

三

应该说，赞天地之化育，与万物同体、天人一体

的宇宙间与构成活动中，其审美精神则是自在自由

的。用邵雍的话来说，则是“以物观 物”，是 融 通 个

体生命于博大的宇宙生命，是晋代诗人孙掉《游 天

台山赋》所谓的“浑万象以冥观，兀同体乎自然”，是
以审美者之自然天性，合宇宙万物之自然天性。这

种“以天合天”、“以物观物”、“浑万象”、“兀同体”的

审美意识消解了物我彼此之间的 相 对 性、独 立 性、

特殊性，承认从根本上说包括人在内的宇宙自然是

自在、自由、自足的，同时，“人道”合于“天道”，道通

为一，强调万物之“此在”和彼在的合一，主张“道”

为宇宙万物 生 化 之 本，异 质 性、独 创 性、原 创 性 合

一，承认万物之道即“形色之道”，无形无色 的 自 然

之道与“形色之道”是一体的。正由于此，所以中国

美学认为审美体验应该从手放意，无 心 而 得，纵 心

而顺理，自性独化，自然无 心，乘 天 地 之 正，御 日 新

之变，得实而损其名，归真 而 忘 其 途，人 性 即 情 欲，

情欲即自然，承认自然之性情，同时 强 调 中 国 美 学

强调审美活动中应该调谐好心态，少 私 寡 欲，养 和

守一、清虚 静 泰，一 方 面，承 认 个 体 事 物 的 自 生 自

化，确认个体事物是终极的实体；“天 地 之 化，无 非

自然”，万物各各独立自足、尽其自 性，确 认 个 体 事

物为自有自无、自本自末、自体自用，主张万物自生

自化、自足其性、自 得 其 待、逍 遥 自 通。另 一 方 面，

承认人与人、物与物的相互依存、相互作用。

宇宙间自然万物，“无内 无 外，通 体 一 气”，“浑

然一环”。天地万物，包括 人，在 于 其 中，随 天 化 之

至而成。正由于此，所以，在中国美学看来，审美活

动中，“以天合天”、“以物观物”是审美者的心灵与

自然意象的凝合，是自然意象形态与人心灵的互感

与交融。人与自然，“人之天”与“物之天”是一体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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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的，其生气是同一的。所谓“万物皆一”、“天人一

也”、“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”。与“天”合其

德，即己便是“天”。宇宙万物，无一不在“天”的 浑

然一气之中，无论为盈为亏，为损为益，“天”一听其

自然，“未始其撄”。“天”之 所 以 为“天”，“道”之 所

以为“道”，只 是“为 物 不 贰”，“生 物 不 测”［１］而 已。
“天地万物”不是纯然外在的客体，自然物象，即“物

之天”和“人之天”间一气相通。人与自然之生命节

律，抱有亲切的认同与不言而喻的合拍。“人”与天

地自然皆气化所成，如此，“人”在审美活动 中 当 然

应该与天地自然之生命节律相一致，“以天 合 天”、
“以物观物”，“人”与自然物我相得，欣然 融 洽。故

而，中国美学所标举的审美境域本真缘在达成是人

与万有大千情貌相通，忘形尔汝，是 心 与 物 相 互 对

应，一体相融。因此，中国美 学 本 真 缘 在 审 美 域 的

达成就是审美者的心灵，与自然的神秘互相接触映

射时造成的生命感悟，是审美者的心灵与自然的凝

合，也是人的生命情意与自然意象 形 态 融 化 为 一。
在中国美学看来，“人”的独立性、自 主 性、自 觉 性、
自由性取 决 于 其 生 存 态，只 有 回 到 自 然 的 生 存 状

态，“以天合天”，才能达到自由逍 遥 之 审 美 域。只

有率性直往、随心诚意、自 得 自 由、任 物 自 然，才 可

致使“人道”与“天道”相合、“人之天”与“物之天”相

合，以达成天人一体的审 美 域。审 美 境 域 的 达 成，

心灵自由的获得，就是要 返 璞 归 真。致 虚 极，守 静

笃，则可以“无往而非逍遥矣”［２］，以 实 现 人 生 的 逍

遥自在。在物我的关系上，注重自我，发明本心，释
心、放 心，扬 弃 外 物 的 制 约，复 归“人”本 身 的 自 在

性，消解外物的控制与约束，不为物役。受制于物，
即不能自由，要获得自由，则需要发明“本心”，以行

大道。本心遮蔽，则失去自我主宰。故必须先去蔽

存真，超脱一切，不为外界 事 物 所 屈 抑，所 转 移，而

其自我内心，才能获有一种极为充分的审美自由与

审美愉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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